
豆和牙

年轻时有牙没有豆儿，年老时有豆儿没有牙，

有牙没有豆儿想吃豆，有豆儿没有牙嚼不下。

机会可遇不可求，不是想啥就有啥，

你若无意柳成荫，有心却是花不发。

一点委屈不算什么，

心态放平，呼吸放缓，眼光放远，步子放大。

年轻时有牙没有豆儿，年老时有豆儿没有牙，

有牙没有豆会憋死人，有豆没牙也是眼巴巴。

想要的不一定有，有了你偏偏搞砸。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

一点委屈不算什么，

春花冬雪，顺应变化，匆匆一生，从容潇洒。

站在硐桥问硐桥

站在硐桥问硐桥，身在其中不明了。

站在硐桥问硐桥，有时人会很塌脑。

那硐桥就在丰湖上，远近认准了老字号，

张口吆喝就一个调，车也跑熟了一条道。

站在硐桥问硐桥，眼前的事不知道。

站在硐桥问硐桥，猛醒过来真想笑。

人活世上不容易，什么事都能碰得到，

东南西北不要搞错了，春夏秋冬不要迷糊了。

绕过个弯成了圆

日出东海，日落西山，

忙忙碌碌又一天，前前后后做人难，

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潮起潮落，月缺月圆，

遇事不钻牛角尖，退来一步天地宽，

身也舒坦，心也舒坦。

解开疙瘩绕过弯，绕过个弯成了圆，

圆圆满满，甜甜酸酸，进进退退，恩恩怨怨，

万险千难，悲喜交加，千回百转，海阔天宽。

回头看，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放下了，身也舒坦，心也舒坦。

顺其自然

春来草会发青，秋来叶会凋零，

瓜熟自然蒂落，水到自然渠成，

不成熟的季节不摘青涩果，

细嫩的枝头难扛太多期盼,

万事不可强求，让一切顺其自然。

车到山前必有路，峰回路转拐个弯，

流水顺应山势转，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经意不在乎把心靠岸，

试着让生活变得简简单单，

这叫随遇而安，让一切顺其自然。

送人玫瑰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一丝微风吹来，也有沁人心脾的春光。

有人作伴不觉得辛苦，有泪可弹不觉得悲凉，

伸出手帮个忙，玫瑰香留手上。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一个举手之劳，也能搭起心灵的桥梁。

给人快乐自己也快乐，给人力量自己有力量，

伸出手扶一把，玫瑰香留手上。

蜡烛不在乎成灰，专注于光亮，

道路不畏惧跋涉，执着于远方。

我是义工，我是志愿者，我收获奉献的乐趣，

快乐无法用金钱衡量。

潮落倒划上

热乎乎的猛太阳躲到树荫上，

抢晴晒白鲞，落雨灌田垟。

春天播种秋收场，腾出新仓屯新粮，

顺着天候走，九天揽月亮。

啊呀呀，切莫潮落倒划上，

潮落倒划上，船在颠簸人在晃。

白花花的大浪潮撞到礁石上，

退潮捉岩头，涨潮撒开网。

撒开网来潮推船，潮推船来浪打浪，

顺着潮候走，拉回鱼满仓。

啊呀呀，切莫潮落倒划上，

潮落倒划上，水路漫漫心茫茫。

这些年，我一有机会就喜欢去

一些古镇，双脚踩在石板街上，感受

着扑面而来的亲切感，迷恋着空气

中氤氲着的水乡气息。

因为我的家乡也曾是江南水乡，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的家乡变

了，变得让我不知所措。小河没了,

桥没了,填成水泥路了，房子都被拆

了，盖成新房，家门口的院子也不见

了。站在自家门口，我失去可以辨认

的方向感，找不到曾经生活过的痕

迹。如同小时迷路的孩子，找不到回

家的路，心里莫名空落。

但前不久去了一个湖岭的古村

落——黄林，一进村，从高处俯瞰一

排排石墙黑瓦老房子，犹如黑白老照

片，掩映于青山翠竹间。高山上的古

村落，底下的一潭溪水泛着翡翠绿幽

幽的色彩，好似聚宝盆，那一刻我像

发现珍宝般欣喜。

从石阶上向下走，走在这寂静村

庄里。可以看到石壁上长出的青苔，

还有一些石缝间钻出的绿色小草，在

诉说着悠悠历史。这些上年代的房

子，大概建于晚清民国初年，至今保

留着200多间。

一间间老房子，三三五五连在

一起。上年代的石头，依然是坚守故

地，而历经风雨沧桑的木板依然不改

古朴自然本色。只有两层楼的老房，

楼下房子突出前方是上面瓦片搭出的

房檐，下面用几根柱子支撑着，可以

遮风挡雨。摆上几张凳子或竹椅，农

活干累了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也可

以坐在这和经过的村人打个招呼。一

进去，是中间的客堂，基本上是放饭

桌，摆放农具品之类的。有的房子已

是人走楼空，院子长满青青小草。有

的房子虽经修缮，仍保留了原先结

构。

第二次来到黄林留宿，住在修缮

过的民房。夜晚只有蟋蟀的叫声，伴

着这天籁之音进入梦乡。拂晓开窗

望出去，山雾还在半山腰上缭绕。吃

过早点后，我们就直奔七星潭而去。

由于景点还未正式对外开放，过了三

潭路还没开发好，村里 74 岁的吴老

伯做向导，带着我们一起去。

养在深闺人未识。逶迤千余米

的溪谷之中，溪水一路流淌而下，或

直奔而下或蓄成一个个深绿幽幽的

深潭，其中7个颇有大家风范且各有

特色。每一个潭都很美，宁如碧玉，

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一路上，看到

如此清脆的处女般山水，一种神圣感

油然而生。我在心里一次次说：好

美，好美！

想起余秋雨先生笔下一文 《道

士塔》，出卖敦煌藏经洞经典典籍和

国宝的罪恶，并不能完全由王道士一

人承担，还有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制

度、腐败的官场环境。可是面对我的

家乡，我这一腔惆怅之情该流向何

处。

幸运的是瑞安还有黄林，能保留

这么完整，成为凝固的历史。听说，

一位村支书为力保古村落做了很多

事，才有了现在的黄林古村落。我觉

得这就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一个平

凡的人做了伟大的事情。

微信公号“人文瑞安”，
扫一扫，加关注。欢迎来稿：
941222480@qq.com

■琴子

黄林，不曾湮没的古村落 歌词新作
■陈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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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为后人典范

■施正勋

悼念
叶尚义同志

■俞 海
获悉原文联主席叶尚义逝世

消息时，大为惊愕。记得 7 月中

旬，我与妻子曾专程去看望叶

老，他患帕金森症已多年，手颤

抖不能自持，所幸思维清晰，交

谈也无障碍，见到我们十分高

兴。告别时，合影留念，不料竟

成为最后的珍贵照片，不胜悲伤。

那天凌晨，夫妻特意早起，

送叶老最后一程。悼念大厅比

肩继踵，连走廊外也站满为他送

行的人，众人的言语，足可映照

出叶老的人品：好干部。

与叶老相识已30多年。我喜

好舞文弄墨，妻当年是业余文艺

骨干。上世纪80年代初，叶老任

文化局长时，很重视群众文化活

动，对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尊重、

体谅，和蔼可亲，从来没有一丝

的架子。后来，他调到文联任

职，不顾年龄、不计名利，在定

期编发文学刊物 《飞云》 之余，

又创办儿童文学刊物《小花朵》，

在缺资金、无人手的情况下，四

处奔走，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为瑞安打造出第一个有影响力的

儿童文学刊物，培养出一批有实

力的儿童文学专业人才。

叶老担任过政府、银行等多

个部门的领导，无论分配到哪

里，他从不挑肥拣瘦，坚决服从

组织调动，总是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务实低调，不搞花

样文章，更没有空头的政绩许

诺，每次调动后，总是留下有声

有色的业绩，让人信服。他从没

有任何以权谋私的行为。某位熟

人托他办事，后来出于感激，提

了一只番鸭登门，表示谢意，叶

老当即送还，如此往返数次，那

位熟人不得不放弃送礼念头，叹

曰：难得的好人。

身踞领导岗位几十年，叶老

始终保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不为利盖所诱而改变本真的品

质，在这个物欲涌流的环境中，

难得可贵，足为后人典范。

叶老走了，送行的人们记得

他，无数瑞安文化人怀念他。在

建设文化大市的征途中，我们不

会忘记为瑞安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作出贡献的叶老，我们更应该学

习他的廉洁自律、正派为人的高

尚人品。文化不能沦为金钱的奴

隶，叶老以一生的言行践行了真

正文化人的风骨。

其一
噩耗传来泪满腮，

文坛从此失英才。

承先邹鲁延文脉，

“玉海”荫浓缘君栽。

其二
几见琼枝吐嫩芽，

倾心沥血育“小花”，

今朝好景须珍惜，

莫负前人创业难。

（注：《玉海》和《小花朵》是瑞安

市文联成立后创办的两个刊物）


